把根留住
    ——“蒲公英行动”少儿美术教育专项课题中期报告
                                                      谢丽芳
一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其他民族文化的复本，文化的失落是一个民族永远都无法承受的失败。然而，世界文化一体化的趋势使多元文化受到强烈地冲击，各国的少数民族都面临着既要顺利进入主流文化的现代化社会，又要保留自身优秀文化传统的问题。在中国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农村城市化步伐加快，与传统农业文明相 适应的民间文化正在急剧消亡，已深深卷入以现代性为其底蕴的全球化进程的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面临着毫不留情地被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所淹没的危险。人们越来越担心，一些弱势民族的文化语言不断地消失，人类文化多样性在不远的将来不复存在。
    当前民族问题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自己的生存，关注不同族群的历史生命记忆，如何解决民族问题继承好各民族的文化遗产已列入联合国的重要议程。
    民族民间艺术是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和文化缩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沉淀以及智慧创造，这种融入了各种情感和审美元素的艺术是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和身份的象征，是民族的根。一个没有艺术的社会和民族如同一具没有了灵魂的躯壳。以“推进民间美术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小学美术教育中的传承和发展，并从中探索出一种可在全国少数民族和贫困边远地区小学美术教育推广的教育模式”为宗旨的“蒲公英行动”少儿美术教育专项课题，作为国家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主办的“成就未来——少儿课外美术教育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本项目得到美国福特基金的资助。从2003年3月开始申请立项到项目的全面启动历时已一年有半。
二
    湘西自治州是湖南唯一被国家列为西部开发范围之内的地区，全区人口260.32万，其中土家族约占35%，苗族约占31%，其余多为汉族，属典型的“老、少、边、山、库”地区，是一个发展相对滞后的农业地区。1949年以来，在国家的扶持下，湘西地区的事业发展十分迅速，但由于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在整体上它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仍落后于汉族地区，这直接影响了义务教育在这里的开展。
    义务教育是一个国家公共教育制度的基础，国家的投资机制对基础教育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城市，义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基本上是由政府提供的，接受义务教育是市民的一项基本福利。而在广大农村，农村居民正如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其他福利一样，同样也难以享受到教育上的福利。因为以乡镇政府为核心的地方政府作为我国最基层的财政单位，其财政能力十分有限，在基础教育划归地方后，无力提供地方教育的基本投入，很多情况下，只能通过集资、摊派和收费等形式筹措教育经费，将举办义务教育的经费部分转嫁到农民的头上，使得农民成了本应由国家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承担者”（引自《湖南教育年度报告2003》 P58）。加之，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实行了非均衡区经济发展战略，加上自然、历史、政策和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急剧拉大。1995年，长沙人均GDP为5710元，湘西自治州人均GDP为1938元，长沙人均GDP是湘西自治州的2.95倍。2002年，长沙人均GDP为13747元，是湘西人均GDP2861元的4.8倍（引自《湖南教育发展年度报告2003》P61）。
    根据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统计世界人口专业机构的资料显示：以2001年计中国内地有12.8亿人，其中23%约3亿人是15岁以下的儿童。这3亿儿童中，36%即1.08亿生活在城市，另外1.92亿的孩子生活在农村。“据调查，中西部农村小学、初中购置墨水，粉笔经费不足的占32%和35%；许多农村中小学无力支付教师到县城参加培训的旅费。”
    因为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中国西部农村办学条件相当落后，教师流失的现象也十分严重，并且难以补充合格的教师任教。就美术课来讲，专职美术教师的奇缺也就不足为怪了。
    据我们从湘西自治州教育局体卫艺术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现有小学2，200所，班级8，463个，小学生总数为298，061人，其中农村小学生254，133人，而小学美术教师人数仅为190名。从现有数字来看，湘西平均1568.74名学生才有1位美术教师，如果按1所学校1名美术教师计算，那么190所学校有美术教师，就有2，010所学校缺美术教师。
    与我国大多数边远贫困地区的情况相似，湘西由于农村人口比例大，大都处于小集中大散居的状态，小学布局服务半径大，覆盖人口多，一般坐落在乡镇，高年级的孩子上学有时要爬山涉水走上三、四个小时。片小则由附近的几个自然村落组成，而村小往往设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山村，一师一校、复式教学的情况都很普遍。像腊尔山希望小学所辖学区有21所学校，其中片小16所，一师一校2所，还有3所民办小学，总共才有一位美术教师。
    国家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明确指出：“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全体学生必修的艺术课程，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部分，在国家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尽管州教育局一再重申每个学校都要开美术课，而且要求把美术课本发到每个孩子的手上，但现实与之却相差甚远。 
    1998年前后，就湘西希望小学的美术教育改革我和刘宇新、陈卫和曾多次到湘西花垣、凤凰、泸溪等地的小学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学校都没有美术老师，即便上美术课也就是让学生照着教材临摹，许多孩子连绘画的工 具都买不起。另外，现有美术教材的课程更多是为城市儿童设置的，它与农村儿童生活的背景距离相差太大，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小学美术教育的开展。
    喜欢画画是儿童的天性。在笔者对湘西原生态儿童画的考察中，作为一种参照，我曾就湘西保靖县夯沙希望小学等五所学校的2，540位孩子做过调查，其中大约有75%的孩子说自己喜欢画画，也很喜欢上美术课。显然，在那些偏僻山寨的房前屋角和地上以及只要可以涂画的地方，儿童用随手拾来的粉笔、木炭或是土块精心涂画的图画亦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
    儿童是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有自己的思维、学习游戏和艺术创造的独特方式，他们的行为不是消极的，而是全部情感的投入，且在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儿童美术教育与他们的精神世界应该是相宜的。
    自古以来，艺术作为生命的表现因它显著的感情效果和多样的社会机能，而被当作有效的教育手段。儿童要学习，也要接受美术教育。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单纯地生活在本民族的文化之中，对于同样是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的湘西儿童来说，他们必须学习本民族的文化也要学习世界的优秀文化，只有在这种双向的乃至多向的文化学习中，才可能逐渐适应新的环境，并准确地寻找到自己的方位。
    现代教育的基本目的，便是让人尽可能多样地，深入广泛地了解人所处的世界，了解人自身的生存状态，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的动力。除却历史的原因，在当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经济的深化，教育受到的冲击愈来愈大，尤其是农村和民族地区的教育。
    在文明与落后，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预设下，现行基础教育的设置基本是按城市模式设置的，从设计思路上就与中国乡村城市化和现代化改造分不开，民族地区固有的文化无形之中被忽略，其教育的成败更多地取决于个人是否能够通过考试和升学的窄门，摆脱农民的身份和农民的生活方式。一切以升学为考量的课程设置，正好顺应了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受教育功利主义价值观和唯理智教育影响下的愈演愈裂的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的实质其实就是考试知识的教育，它几乎无暇顾及属于人文精神范畴中的美术教育。
    一个民族的落后，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更深层的在于民族精神和民族素质的落后。教育本身的落后加之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的脱钩，长此以往人们已不自觉地内化了外部世界的价值评判标准，并造成了对自己文化的自卑情结，认为只有经由学校教育传递的文化才是文化。在外向教育的渲染下，农村及民族地区的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处的始终是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即使有少数学生出去了，却又很难在外面立住脚，尤其在国家统分制度基本取消之后。其结果造就的一批乡土社会的不适用者，既疏离了本民族文化，又未能完全加入主流文化，他们面对的是来自社会和文化的双重失落。
    根据1995年的统计，中国有小学668，685所，其中农村小学有558，615所，占小学总数的83.53%。而55个少数民族，6，700万人口，分布在全国50%到60%的疆土上。这些数字显示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农村社区是基础教育最大的场所，近2亿的农村孩子，其中包括生活在祖国大半土地上的少数民族的儿童，在接受教育后仍将永远地在这里生存和繁衍，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园。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教育的人文意义的失落，实际上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日本教育家井深大批评传统的科技教育是忘记了“教育的另一半”，不妨说这也是对现行教育设置中民族文化缺失的一种警示。

三
    儿童是人类社会中有赖于成年人关怀和培养的生命体和社会成员，同时又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对于在农业文化和民族文化双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他既要接受外部学校的教育，又要吸收来自本土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就像人的手掌和手背的正反两个面，缺一不可。民间文化的传承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创造，通常人们都用“不胫而走”形容民俗及民间文化的传播流布情况，这正是传承本身具有的扩散机制发挥的作用，它蕴涵着人类文化信息传递最本质的特征。
    从民俗的角度来讲，湘西土家族苗族有语言没有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第一场所，也就是说，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然后才是其生活的社区和学校。
    女孩子闲暇时间向母亲学习剪纸和绣花，男孩从小就跟随长辈学习编织或是雕刻，做得好的男孩或女孩还常常会受到人们的羡慕和称赞，而民族地区丰富多彩的节日和各种宗教仪式活动以及赶墟等也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交流互动与参照对比的空间，社区为儿童营造了一个体验文化传统的氛围，使儿童从小就开始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这实际上也是湘西儿童获得民间美术熏陶的一个特殊空间。
社区及家庭教育即传统的教育模式是土家族苗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从教育的角度来说，随着现代学校教育的兴起，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影响已逐渐减弱。日前农村地区开始的推行低年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孩子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也存在某些弊端，如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学生与家庭与社区的接触大大减少，这就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乡土社会母体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地方性知识及对族群的认同也随之减弱。
    母语的逐步消失即为明显的例子。母语就语言文字本身而言，是一种交际工具，而其负载的重要内涵却是民族文化的传承， 它是本民族的文化符号，儿童一出生便开始接触自己的母语，并由此开始接受该语言下的文化体系。
然而在湘西，至今土家族的语言只在偏远的龙山县坡脚一带还有留存，而苗语的交流也只限在中老年人之间了。可喜的是湘西现已开始在小学教学中推行双语教学的实验，显然这对缓解文化差异造成的教学冲突，以及促进儿童获得本民族的语言知识和保护文化体系的双重性都有极大的好处。
    一个民族的存在是以特有的民族文化为标志的，如同一个民族的母语。民间美术作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其间蕴涵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的认知方式。现代学校教育既要顺应社会发展的背景，还要适 应本民族发展的需要，文化教育的多元给教育来的不仅是思考。面对来自社会来自民族来自教育的尴尬，孩子们现在可能并不明白，它所引出的终极命题实际上就是教育和艺术教育的使命所在，它不仅关系到儿童个体的精神生命，还关系到了整个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存在。
    地处武陵山脉的湘西，自古以来被视为一块神奇的土地，两千多年前的伟大诗人屈原，便被楚王流放到了这一蛮番之地。历史上，湘西属楚国，楚国是一个多民族的诸侯国，在它的文化领域内，除楚文化外还包含有百濮、百越等民族的文化，并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湘西并存的各民族多元文化乃是我国大西南各族文化的延伸，然而它从未处在某种文化的中心地带，边缘性带来的是精神内容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伴随漫长的发展历程他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
    据考古材料证实，土家族苗族的先民在史前时期就定居或迁居到了湘西。作为千百年来流传在湘西广大地区的民间艺术，无论是苗家的服饰、银饰、剪纸和刺绣，还是土家的织锦、竹编或纸扎等民间美术的形式，都有其绵延不息的传统的魅力，且自产生时起就以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存在和发展着。然而如同世界大多数非物资文化遗产一样，当面对前所未有的现代文化、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冲击时，它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土壤即遭破坏，以及那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的绵延方式的民间艺人的陆续逝去，无数代表着民族本源的图式和符号被终止，民间文化的传承正在经历着社会和自然淘汰的劫难，民族文化生态环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的破坏。
    民间美术是一种地域性、民族性、群体性的文化形态，例如剪纸、服饰等，其存在是物质形态的，但体现得更多的却是非物质的内容，是普通劳动群众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和日常的民俗生活中创造、应用并与生活相融的一种美术形式。民间美术是一切美术形式的源泉，远在距今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就闪耀着民间艺术的光辉。
    作为对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一个切入点，当我们把保护和抢救非物资文化遗产与最富有创造生命力的儿童美术教育融为一体的时候，无论是对儿童美术还是濒临消亡的民间美术，都将是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民间美术融进美术教学的课堂，对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来说，已不再仅仅只是单纯的美术课程，而是一种责任，一种重要的对儿童对文化传承的责任。
四
    艺术教育的多元化给儿童提供了文化选择的权利和机会，使他们能够获得适用本民族文化、主流文化以及全球文化所必要的知识和素质，并能促进不同民族的互相了解和尊重，从而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化。在此前提下，项目目标的确立和课题实验组的组成就成了项目的关键。
    在项目的申报过程中，就课题是否实事求是，是否具有创新精神能否持续和推广等问题的讨论，刘宇新、陈卫和、朱小林、黎丹、左汉中、徐淳、文为群及夏红专等老师都认真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在和中国少儿美术艺委会主任何韵兰教授与美国福特基金会文化官员何进博士进行的反复论证中，项目的总目标日渐清晰：人类的童年离不开美术，个体的童年也离不开美术，美术教育在人生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普遍的意义，“在力求让所有儿童获得美术教育的公平时，把优秀的民间美术与最富有创造生命力的儿童的美术教育融为一体，这既促进了对非物资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也使我们民族多样性的文化得以延续。”
在总目标的基础上，课题将如下三点纳入为项目的近期目标：
    1．认真贯彻实施《美术课程标准》的精神，在植根本土文化的美术学习过程中，使教学点的儿童逐渐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与美术学习的能力，并努力增强他们对本民族文化艺术的感悟能力；
    2．通过在教学点的实验，探索一种儿童美术与民间美术相结合的，可在农村边远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小学美术教育中可行的，可持续的，可推广的教育模式；
    3．通过对新课程资源的开发，为湘西培养造就一支具有创新精神的美术教师骨干队伍。

    当项目目标确定以后教学实验点的挑选就尤为显得重要了。面对湘西多民族丰富的文化积淀，如何把这种民族的、民间的文化和艺术融进我们的儿童美术教学，如何把地方的美术资源引进我们的小学教学课堂，而又要考虑到它所具有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且易于将来的推广，经过再三地考虑和调查，在我们挑选的实验学校中，就有了素有湘西的西伯利亚之称的凤凰县腊尔山苗区的希望小学和没有专职美术教师的永顺县交通希望小学，及全国最大的希望小学泸溪县白沙希望小学；另外还有有着专门的艺术特长培养的永顺县民族宝钢希望学校和永顺自治州民族实验小学及龙山县民安二小，这几所学校的学生大多为土家族的孩子，而这两个县都是国家重点的扶贫县；加之代表城市学校的湘西自治州吉首大学师范学院附小和新近加入的吉首白岩乡完小，参加课题实验的学校总共有7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面对56个民族数千年来丰富多彩的文化，和眼看瞬间即要消失的各种各样的非物资文化遗产，为了弘扬和传承我们民族的文化，一种对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强烈的责任感，使众多的老师和学校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作为“蒲公英行动”项目延伸子课题组的有江西九江水泥船厂子弟学校、陕西安康省少儿美术活动基地和有着悠久历史的以宜兴紫沙陶及惠山泥人为背景的江苏无锡五爱小学。另外，被联合国授予民间艺术大师的库淑兰家乡的陕西旬邑县逸夫小学也加入到了项目中间。
    民族地区的教育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仍是一个文化双重性的问题，它既要体现以主体民族为主的统一国家发展需要的文化，又应兼顾到各民族的文化的发展，即它既要传授主流文化，传承人类的共同文化，使得儿童的视野得以向外延伸，同时又要构建儿童的适应本民族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教育模式。
    21世纪教育的根本变化，就在于由原来知识是第一位的，发展到能力很重要，发展到情感、态度、价值观更重要。美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术学习实际就是一种文化的学习，教师是文化的传递者。教师能力的培养和观念的转换直接影响到课题的进程。湘西课题组的教师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湘西人，他们基本上都受到过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他们既是现代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成员，同时又是当地少数民族中的一员，这也就为我们的课题在湘西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湘西参加课题实验的老师目前有30人，作为对民族艺术综合性的探索，其中还包括音乐、体育等科目的教师。在我们现有的15名美术教师中年龄最大的50岁，最小的26岁，都是土家族或者苗族人。除一名毕业于长沙第一师范，其余的老师大部分是湘西吉首民族师范和永顺民族师范培养的。作为项目的直接参与者，还有1万多名从6岁到12岁的多民族的孩子。
    项目的启动就是培训机制的启动。项目实施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培训的过程。定期的培训和不定期的深入到各教学点进行实地辅导，其中有专家的讲解，也有专家向课题组老师的学习。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我们举办了3次教师的集中培训，另外还利用暑假和春节的机会两次组织课题组老师赴花垣、凤凰、龙山、里耶和永顺等地的农村对当地的节日文化和民间美术进行考察，并走访了当地的民间艺人，且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美术的资料。
在2003年7月课题启动时的首轮培训中课题组的全体成员就如下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参与式讨论和讲座：
    1） 学校校长在项目中作用举足轻重，通过培训帮助老师和校长完成思想观念的逐步转变，并基本理解项目的基本精神；
    2） 就当前联合国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精神，深入对文化多样性的了解，并逐渐认识美术教育在本民族文化中的传承作用和重要性；
    3） 通过学习国家新的美术课程标准和相关的美术实验教材，理解美术课的新的评价体系，确定课题的阶段目标，并就教学活动计划的制定与教学档案的建立进行分析和讨论；
    4）结合本地自然条件、自然资源，根据当地民俗文化和民间美术的实际情况就如何因地制宜，把这些资源转换成校本教材引入课堂教学进行讨论；
    5）请当地的民间艺人进行现场剪纸表演和讲解，组织老师赴湘西古镇浦市考察民间美术。

    课程资源是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没有广泛的课程资源的支持，再美好的课程改革设想也很难变成实际的教育效果。“课程”的定义，教育学家给予了许多不同的阐释，但在人类学家的视野中，“课程”被视为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民间艺术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沉淀和智慧的创造，对于自小生活在民族地区的孩子来说，这种融入了各种情感和 审美元素的艺术是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也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因而具有极强的亲和力，就湘西的儿童来说，这已无异 于一座丰富的课程资源宝库。
    在国家美术教材新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与地方性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各教学点的老师在专家的指导下，结合本地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根据当地民族民间美术的实际情况，勇于实验勤于探索，通过近一年多来的教学实践，均取得一定的成绩，并逐渐从中探索出了一套方法，对此，刘宇新老师把它具体整理概括如下：
    1）对那些技术难度大，制作工艺复杂，工具材料要求高的内容，如服饰、银饰、织锦、纸扎、民居等，多以欣赏教学为主，让学生初步了解其特点及审美价值，提高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加强他们对本土文化基因的认知和启蒙；
    2）对那些制作工艺相对容易，工具材料要求简单但花时较多的内容，采取课内课外结合的办法，使学生在较长的时间内掌握和学到一些基本的技艺和方法，如刺绣、雕刻、陶艺、芭茅编织等；3）对那些制作工艺有一定难度，工具材料要求相对复杂的内容，则采取课外美术小组学习的办法，学校为其提供工具材料，让一部分学生学习和制作，如根雕、竹刻、木雕等；
    4）对于那些工具材料简单、制作工艺不太复杂，且贴近学生的生活，能满足学生兴趣爱好的内容则大量引进课堂，让全体学生参与学习。如民间剪纸等；
    5） 为拓宽教学空间，老师让学生把美术作业带回家去，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学习和发掘民间美术，有条件的城市孩子则与爸爸妈妈共同上网收集和整理民间美术的资料；
    6） 组织学生自己动手扎龙做狮，在舞龙玩狮的民俗节日活动中激励儿童对民间美术的热爱之情，同时还在街头展览孩子们的作品，让全社会都来关心和保护民间美术；
    7）在进行美术实验教学的同时，注重研究和学习过程资料的收集，同时让学生把学习的收获通过写感想、做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另外还要求各教学点的老师要有一个完整的教学记录，其中包括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反应及家长和当地民间艺人的反应等等；
    8）各实验学校根据本地的具体实际，选择和开发适合自己学校的课程资源，做成具有操作性的且在40分钟内可完成的教学案例，并把它们编成乡土教材，逐渐在各学校推广。五

    以开发新课程资源为契机把民间美术引进课堂教学，充分调动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也激活了学生学习的民主性和参与性。
    随着课题的深入，有的老师由原来的对民间美术的淡漠和不以为然，开始重新认定民间美术的价值，而原有的对民间美术本来就感兴趣的老师在深入对本民族文化探究的同时，对别的民族的艺术以及一些世界的经典的美术作品的学习的兴趣也就更大了。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递者，既要争取成为自己民族文化的主体，也要成为主流文化中有能力的一员，这是湘西课题组老师们的共同追求。
    在对新课程资源开发的过程中，陈秀满、李开奇、彭英明、姚宁、陈二牛、王金海、符文莲和陈磊等老师为此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带领学生到村寨收集民间美术资料和走访民间艺人，并通过讲故事和做游戏的方式帮助孩子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同时还把土家族的织锦图案，苗族的锉花艺术以及傩戏面具和芭茅与稻草编织等引进了课堂教学。
    老师是实施完成项目的主体，在这里团队精神预示着民族精神。条件相对好一点的城市学校帮助条件差的学校，乡 镇的完小帮助片小和村小，还有各学校的校长与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和理解，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使大家团结在了一起。
    吉首师范大学大附小的老师在率先将锉花、苗画、岩画等民间美术形式引进课堂教学的同时，还积极收集整理了不少民间美术的资料，另外他们还承担了《儿童与民间美术》网站的制作。徐峰、陈蔚、刘克江、田方见、方燕和陈苏娅等老师为课题的顺利进行都付出了不少的心血。
    自课题在湘西开展后，老师们首先感觉到的就是美术课好上了，他们至少减去了因为没有钱买绘画工具而无法上好美术课的苦恼。当腊尔山希望小学的龙俊甲老师把那些随处可见的不起眼的绣花图案拿给孩子看，并根据图案向他们介绍一些苗族的传说和历史的时候，孩子们激动了，他们认真地看着画着，被师生都易接受的极具亲和力的民间美术立即热烈了整个课堂。老师们还把自家的奶奶或是婶婶请进课堂，手把着手教孩子剪纸。剪纸用的白纸多是本地产的，5毛钱一大张，可以根据图案大小裁成许多小张；有的课上到了田头，像女娲那样抓起一团一团的泥巴然而按照自己的意愿尽情地创造，或者干脆捡起一把稻草让它变成人还有马，甚至利用课余的时间跟着母亲去学绣花等等，无疑这种种贴近自己生活的美术学习过程让学生倍感亲切。
    当腊尔山希望小学宣布成立美术课外小组时立即就有三百名同学报名要求参加，现在由八十多位同学组成的美术小组不仅活跃了学校的整个气氛，同时有的原本对读书不感兴趣的同学在上语、数等课的时候注意力也相对集中了。2004年7月3日，参加《儿童与民间美术》展览和研讨会的专家及老师来到腊尔山希望小学，在那里观看了当地苗族孩子的美术创作和活动。可以这么说：腊尔山希望小学，包括课题组的其他学校，就地取材利用当地丰富的乡土资源和民间美术资源的美术实验教学，为我们对民族和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美术教学改革的探索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永顺县教研室主任张清忠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认为课题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实事求是，它推动了美术教育在农村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它推动了素质教育的发展。在他和当地老师的共同努力之下，课题实验最近又推广到了该县的首车乡民族寄宿制学校，王村镇一小、石堤乡二小及麻岔乡小学。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必定具有它的合理性，且始终是扎根于孕育了她的民族生态环境中的，一旦这种独特的文化为该民族全体成员所认同，就定会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民族传统。在植根本土文化的美术学习中培养的这种对本民族文化艺术的感悟，必将为这些孩子今后以他们独特的个性参与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尊来自于内在的精神。不论是《儿童与民间美术》网站的制作，还是在广州在北京或是在湘西吉首闹热的街头，在乡间民族盛大的“四月八”的节日上，我们都在努力地展示着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学生学习民间美术的成果，尽管不是很成熟，但一又次一次的洗礼，我们想要昭示的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我们需要找寻的是我们精神的家园。
2003年10月“蒲公英行动”课题组学校学生美术作品应邀参加了国家教育部、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联合举办的“放飞心灵，成就未来”综合性展览，湘西儿童的十多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并捧回了此次展览的“希望”奖杯。
    2004年3月在全国中小学教师综合素质培训暨阶段成果总结交流现场会上湘西孩子进行的撕纸锉花、剪纸、泥塑等民间美术创作的表演，受到来自全国23个省市600多位教育专家、代表的赞赏。尤其是“蒲公英行动”专项课题教学经验的成果，得到与会专家、代表和国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的高度评价。
2004年7月《蒲公英行动》现场观摩教学展在湘西吉首举办。
    另外，徐峰和龙俊甲两位老师被评为湘西自治州2004年年度优秀美术教师，刘克江老师的民间美术引进课堂教学的实验课《猜猜我是谁》，夺得全省优质课比赛一等奖第一名。还有我们所有课题组的老师在年度考核中都顺利通过。另外，延伸课题组的老师作为优秀的民间文化的守护者，谷中和、李剑平、华斌、陈震清、钱晓、文立等都在努力地工作着。
六
    长久以来民族、民间文化被认为是一种下里巴人的、低层次的、可有可无的文化，但当它真正地走进了课堂，便被赋予了一种神圣，一种承载着人类历史和人类精神的神圣，一种人性的神圣，一种文化的神圣。“蒲公英行动”把民间美术的传承与最富有生命创造力的儿童美术教育融为一体，其终极目的不仅是对民间美术更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把根留住”是美术理论家翟墨先生目睹湘西孩子学习苗族锉花艺术时，将自己的想象融进去后所创作的充满生命力的撕纸作品后的不甚感慨。儿童思维的本真与民间美术原始意象的重叠，所呈现出的不论是儿童原生态的心理显现还是他们对民间美术再认识的创造，其样式还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乃是它们勾勒出的孩子用直率淳朴的方式表达的对本民族艺术符号的一种“活态”的认同，它为民族文化基因的延绵不息托出的是人类共有的希望。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着极为丰富而又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民族、文化、教育是不可分割的三个部分，民间美术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是 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连绵不断的历史长河，其最有力的纽带便是教育，教育不仅将人类的精华一代一代相传下去，而且以此为载体，把精神、把传统、把最广泛意义下的文化相传下去。为此“蒲公英”在行动。然而我们以为最重要的仍是国家教育以至基础教育对这一领域的重视，这，将是民族文化复兴的最大希望。
民族文化的根，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靠的是我们人类自己对自己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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